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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迎仪式是整个婚姻缔结礼仪中最具公开性和社会性的一环。在传统社会亲迎
仪式中，“耍女婿”是地方性价值规范的展演和农民意义世界的价值体现，它包括了考验女婿
人品、检阅女方父母“为人”，以及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范。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导致村
庄不断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之后，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开始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的
亲迎仪式已经显得日益功利化，亲迎中的“耍女婿”婚俗仪式看似仍被恪守，但其价值却已异
化为了一种仪式各方实现“自利”的工具。亲迎仪式上的“耍女婿”非但不能维系村庄价值规
范，反而加速了传统村庄价值规范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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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亲迎”，也叫“迎亲”，即新郎到女方家迎娶新
娘的仪式。亲迎是《仪礼·士昏礼》: “婚有六礼，纳
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的最后一项礼仪，
它是婚嫁“六礼”仪式中最为繁琐、最具社会展演效
应和最能体现婚礼“敬慎重正”之意的环节。关于
近代亲迎婚俗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933 年费孝通
先生的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他通过对全国
15 个省份 207 个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亲迎婚俗进行
整理，将文化传播论与文化功能论巧妙地糅合起来

对亲迎婚俗进行分析与解释，最后绘制了近代亲迎

婚俗的地理分布图，将全国划分为“亲迎区、半亲迎

区和不亲迎区”三种区域。［1］( P62) 赵旭东、齐钊将费
孝通先生有关“亲迎区、半亲迎区和不亲迎区”的论
述概括为亲迎“三区论”。［2］赵良坤、库世昌从发生
学角度阐释了贫富差距、天灾人祸、地形、地势和交
通情况等因素对“亲迎”婚俗能否践行的影响。［3］翟
婉华通过研究发现亲迎仪式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差

别，天子结婚很少有亲迎仪式，士大夫阶层的亲迎仪

式繁杂、隆重，多用彩舆亲迎; 而贫民阶层的亲迎仪
式简单，用牛、马车亲迎，甚至有的步行亲迎。［4］曲彦
斌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古代亲迎多于晚间进

行，而且“乘墨车”，亲迎者服饰以黑色为主，这种尚
黑的礼俗主要出自古代抢婚之遗。［5］王玉波从性别
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男娶女嫁的亲迎之礼最为繁重，

典型体现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特点，如《仪礼·士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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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中称婿为“主人”。［6］唐金培描述了亲迎婚俗的
仪式展演，如迎娶当天，新郎和本家一名熟知礼数的

长者( 俗称“引亲”) 和两位、或四位、六位不等比较
漂亮的“迎女客”一起，备彩轿，张旗牌，提红灯笼，
导以鼓乐，助以爆竹，前往女家迎亲。［7］李晖从民俗
学角度分析了亲迎仪式中“催妆”婚俗已从新娘对
父母之恩的眷恋，对青梅竹马之辈友谊的难舍，异化

为了女方家从女婿身上获取钱财的手段。［8］

综上所述，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亲迎婚俗进行了

阐述，颇有启发性。但从既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来
看，很多学者往往只是在就亲迎仪式来谈亲迎。笔
者调研后发现豫西地区农村以女婿为娱乐对象是亲

迎仪式上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一项婚俗。此外，学
者们研究亲迎时完全脱离于亲迎婚俗嵌入的村落社

会价值，没有真正深入农民意义世界来研究亲迎婚

俗盛行不衰的内在机制。笔者在豫西古村调研时发
现，“耍女婿”是亲迎仪式过程中一直以来盛行不衰
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它根植于农民生活意义世界

之中，与村庄面子竞争、女方家庭在熟人社会中为人
处事和女婿身份地位存在高度关联，对于维护村庄

价值规范具有特殊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亲迎仪
式中的“耍女婿”婚俗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亲迎仪
式与熟人社会价值规范之间的关联，以便进一步拓

宽亲迎婚俗文化研究的视角。

二、“耍女婿”的仪式展演与社会价值

亲迎仪式是整个婚姻缔结礼仪中，最为繁琐和

隆重的一道礼仪，也是最具公开性和社会性的一环。
从功能主义来说，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纳采、问
名”可以视为“议亲”阶段; “纳吉、纳征”可以归为
“定亲”阶段; 而“请期、亲迎”则是“成亲”阶段。前
两道程序均是以媒人为中介在两个家庭中不断“撮
合”或协商来完成的，带有明显的私人属性。而亲迎
仪式则是男女双方家庭公开向熟人社会宣示一桩婚

事终于成功，通过亲迎仪式展演使婚姻为熟人社会

所承认和接纳。用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的话说:“举
行婚姻礼仪的社会目的就是要把婚姻大事公之于

众。”［9］( P126) 在亲迎仪式中亲迎队伍规模的大小、新
娘新郎的人才相貌、女方家的嫁妆、男方家呈送的彩
礼以及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都将成为村落评价的对

象，所以亲迎仪式具有强烈的公开性和社会性。由

于区域文化差异，各地亲迎婚俗会呈现出极具地方

特色的文化元素。就豫西古村亲迎婚俗而言，在亲
迎仪式中最热闹和最大的看点就是“耍女婿”，整个
亲迎仪式就是以“耍女婿”为载体来彰显地域社会
婚俗的文化特质。据笔者在豫西古村的调研发现，
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婚俗深嵌于当地的村落价值
规范之中，呈现出了一套自洽的婚俗文化传承模式。

( 一) “耍女婿”婚俗的仪式展演
在豫西古村，闺女出嫁时“耍女婿”婚俗的历史

源远流长，是当地亲迎仪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民俗活动。亲迎当天上午，当女婿的亲迎队伍到达
女方家迎娶新娘时，女婿就会被新娘的嫂子弟媳、兄
弟姐妹、伙伴以及街坊邻居等众人围堵在门口，有的
人双手涂抹黑色的锅灰，趁女婿不留神时往其脸上

抹一把，旨在警示新女婿结婚之后不能背叛新娘，不

能成为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也有使其难堪来取
悦众人之意。当女婿脸被抹黑处于尴尬和混乱场面
时，又有人趁机踩女婿的鞋子后跟，欲使他在众人面

前“栽跟斗”出丑。当女婿通过女方家的大门时，有
人会给他戴上一大顶“绿帽子”，也有人给他挂上
“妻管严”的牌子。尽管女婿有亲迎队伍相助，但也
要通过一番“搏斗”挤过几道人墙之后，才能进入新
娘家里。此时新娘的母亲端一盆清水给女婿洗脸，
这是女婿在宾客面前第一次公开称呼女方的母亲为

妈妈，俗称“改口”。随后，女方家“知客”( 管事) 引
导女婿和亲迎队伍上席就餐。在吃饭过程中，有人
早就把一碗盛有多种辣味的汤摆放在女婿的席位

上，由于“过门关”时被耍闹“折腾”致使女婿思绪混
乱，女婿不太注意碗里盛的是什么汤，抬起碗喝汤

时，往往会被辣或呛得泪水、鼻涕齐下，导致女婿在
女方亲戚面前再次出丑。当筵席快要结束时，伴娘
们又开始给新郎出难题，例如要求新郎去找新娘的

“出嫁鞋”，鞋子一般会被藏在某个伴娘的衣服里或
某个人的帽子里，如果新郎找不到就要罚喝“酸甜苦
辣汤”或表演搞笑节目。还有人叫新郎唱情歌来向
新娘求爱，要求唱到打动新娘的芳心时，伴娘们才允

许让新娘出来见新郎。随后，有人把大门锁住，人们
在门外起哄向女婿要喜糖、喜烟和红包等礼品。当
女婿及其团队满足了众人各种耍闹的要求之后，人

们才会让女婿把新娘从家里抱出家门，此时还会有

人要求女婿抱着新娘绕花轿( 花车) 三圈，以此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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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女婿体力是否强劲，身体是否健康，是否能成为保

护妻子和家庭的顶梁柱。最后，耍女婿的人们才准
许女婿把新娘抱上花轿启程返回男方家。

( 二) “耍女婿”婚俗的社会价值
1．“耍女婿”婚俗是对女婿人品的考验
据当地村民说，传统时代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在

结婚之前夫妻之间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女婿对于

亲戚朋友来说，更是一个“陌生人”了。因此，亲迎
仪式中耍女婿的目的在于通过“刁难”或嬉耍的方
式来对女婿的性格、脾气和人品进行全面的考验。
同时用耍女婿的方式来暗示妻子娘家人多势众即后

台较硬，在今后的生活中，如果女婿敢欺负新娘，那

么女儿的娘家人就会出面教训女婿。换句话说，女
方通过耍女婿方式营造强大的“气场”，目的在于警
告女婿婚后要好好珍惜新娘。村民们说，如果女婿
在亲迎的大喜日子中，被众人耍闹一阵都受不了这

样一点委屈，那么在今后的日子中，受最大委屈的将

是新娘。在亲迎仪式中被耍的女婿，如果能够入乡
随俗，面带微笑与众人互动各种嬉闹，那么他将会被

女方的村落视为一个能够承得住“大气”的好男人，
在未来家庭经营中，哪怕家庭遇到什么挫折，他应该

能够保持乐观且泰然处之，这样性格开朗的女婿常

常被村民们称赞为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男人。相
反，如果女婿被耍弄一下就发脾气，那么他就会被女

方家的人贴上不善解人意和“小气”的社会标签。
用豫西古村农民的话说:“如果在耍女婿时村民发现
女婿人品较差，今后他来往庄上被狗追咬时，很少有

人会愿意出来帮忙打狗的。”
2．“耍女婿”是对女方父母是否会“为人”的检
验

众所周知，华北的村庄往往是由多姓杂居形成

的关系共同体而非血缘共同体，村落中既有以血缘

为基础形成的“自己人圈子”，也有以地缘为基础形
成的熟人社会的圈子。在这样多姓杂居的村落共同
体中，经过长期的生活磨合，会内生出一套强烈的地

方性共识来评判人们的生活，处于村落社会面子竞

争压力之下的每个家庭都要按照村庄价值评判标准

来行事，否则父母就会被村落贴上不会“来事”的社
会标签。按照当地农民的说法: “自己过日子，既要
料理好家务事，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在子女婚
姻大事上，操办的规模、档次以及热闹程度皆要尽量

符合地方性价值评价的要求，因为这是自己向熟人

社会展示家庭形象的关键时候，不能把事情办得让

村民瞧不起。如果一个家庭在打发闺女时的亲迎仪
式显得冷冷清清，说明女方的父母在生活中得罪过

太多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那么嫁女儿就不会有

人愿意来“捧场子”，这在面子竞争激烈的华北农村
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例如古村的任某，由于在
日常生活中破坏了华北村庄强烈的“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熟人社会的地方性共识，在过日子中
他不讲情面，经常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得罪了左邻右

舍，村民们就以遮遮掩掩的方式与任某家相处。
2010 年，任某大女儿出嫁时，他很清楚不会有人愿
意在亲迎仪式上耍自己的女婿。为了避免女儿出嫁
时亲迎仪式显得冷清而丢面子，任某在亲迎仪式的

前几天暗中花钱请了十几个人在亲迎仪式当天“耍
女婿”，以此来挽回村民嘲笑自己在村落中不会“为
人处事”的面子。而与此相反，同村的李龙泉是庄里
的“知客”，他为村民们办理了很多红白喜事，他这
样的“文化精英”为村民们所敬重。2008 年他嫁女
儿时办了 80 桌酒席，据说他的闺女出嫁时耍女婿是
庄里最热闹的亲迎之一。村民们说李龙泉打发闺女
时耍女婿之所以非常热闹，主要是其在庄里很会为

人处事，人缘很广，邻居们才会给足他家的面子来热

闹他女儿的婚礼。
3．“耍女婿”婚俗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
范

笔者在豫西古村调研时还发现，“耍女婿”的行
为各方都要遵循地方性传统习俗。就女婿来说，“耍
女婿”实际上是妻子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他性格、脾气
和人格的一次综合考验，如果女婿不配合，那么他就

会被村民们视为是一个不能入乡随俗的人。“耍女
婿”的目的在于使女婿明白娶妻不易，结婚之后夫妻
要互敬互爱共同来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宗族绵延的宗教性使命，要求女婿承担起家庭的重

任。在亲迎仪式中耍女婿时女方家往往会安排两个
强壮的兄弟保护新娘，旨在警示女婿不能欺负新娘，

否则新娘家兄弟们将会出头对女婿强烈报复。同
样，对于女方的家庭来说，女方的父母也要把握“耍
女婿”的度，不能破坏迎亲婚俗“不过午”的地方习
俗，即亲迎队伍必须掐在 12 点之前启程返回的吉祥
时辰。如果因“耍女婿”耽误了女婿亲迎返回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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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辰，那么女方的父母就会被村民嘲笑不明事理。
如果“耍女婿”时，人们索要女婿的财物过多，女方
父母不会圆场，引起双方发生纠纷破坏了亲迎的喜

庆气氛，村民们也会嘲笑女方的父母不懂人情世故。
同样，耍女婿的人也不能“耍过火”，要重在娱乐，而
不是为了从女婿身上索取钱财，不能漫天要价让女

婿陷入尴尬境地，否则“耍女婿”的人就会被村民们
鄙视为“赖人”。简言之，“耍女婿”婚俗中所牵涉的
各方都要遵守地方性共识，不能破坏地方性价值规

范，否则将会遭到村落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

三、村庄规范与“耍女婿”婚俗的嬗变

( 一) 从价值性向工具性异化
传统时期豫西古村亲迎仪式的“耍女婿”旨在

图个喜庆，烘托亲迎仪式的热闹气氛，其初衷是让女

婿明白娶个媳妇不容易，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和规训

作用。父母把女儿抚养成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情，除了让女婿按照地方习俗呈送一定的聘礼之外，

由于街坊邻居也是看着新娘长大的，也存在深厚的

情感，当闺女出嫁时，邻居们同样要“忍痛割爱”让
其离开熟人社会。据当地村民说，“耍女婿”可以让
闺女的家人及其亲朋好友在娱乐活动中，忘掉女儿

出嫁时因亲情割裂所带来的伤痛。“耍女婿”时除
了向女婿索要喜糖、喜烟和喜酒之外，如果女婿的家
庭经济条件宽裕，人们还会适当让女婿“破费”一
点，请戏班子来唱戏或请人放广场电影。可见，传统
时代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带有明显的娱乐价值取向，

并且耍女婿过程中女婿送出的财物“见者有份”，人
人都能够分享到整个亲迎仪式中的喜庆。换句话
说，在传统时代豫西地区亲迎仪式中的耍女婿婚俗，

个体的价值诉求受到村庄共同体强烈地方性价值规

范的抑制，整个耍女婿活动彰显出了较为明显的集

体娱乐性和价值性。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现在人们耍女婿已经不

是纯粹为了娱乐和烘托婚礼的热闹气氛，而是以耍

女婿来索取一定的钱财。如 2005 年古村魏某的女
儿出嫁时，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人和新郎都有自
己的“谈判”团队。据说最初“耍女婿”的人提出要
5000 元作为“彩头”，而女婿一方的“团队”与对方经
过激烈的“谈判”，最终以 4488 元( 意为“事事发
发”) 满足了“耍”的一方所提出的要求。当笔者问

及魏某，耍女婿的人向其女婿索要的 4488 元是如何
处理的? 魏某回答: “他们为了顾及面子，拿出 500
元买烟、买糖发给在场观众，剩下的钱就是耍女婿的
10 多个人平分了。”从这一“耍女婿”案例的描述可
以看出，近年来豫西地区农村耍女婿的社会价值已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婚
俗形式仍被恪守，但是其价值性已经被异化为了索

取女婿钱财。如前所述，过去“耍女婿”更多的是向
女婿索要喜糖、喜烟以及戏弄女婿出丑为主来取悦
宾客; 哪怕让女婿破费，也要用来当晚请戏班子唱戏

或放广场电影，因此，耍女婿婚俗具有集体分享喜悦

和娱乐性的价值取向。然而当下“耍女婿”的人们
已不再对如何让女婿在众人面前出丑感兴趣，而是

在乎如何让女婿出更多的钱; 并且这一过程中让女

婿“破费”的钱主要流入了少数人手中。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现在古村“耍女婿”隐藏着相互“报复”的
现象，如果自己的女婿在亲迎仪式耍女婿时被别人

狠狠地“宰”过，那么自己也会寻机去“宰”他人的女
婿，否则就会感觉自己的女婿白白吃亏了。因此，亲
迎仪式上耍女婿从过去纯粹的婚俗娱乐活动异化成

为了相互索取对方女婿的钱财。据当地农民说，“由
于存在相互报复索取女婿钱财，当下耍女婿的市场

要价已经高达万元以上了”。
( 二) “耍女婿”成为炫富和社会分层的仪式
豫西古村农民们说亲迎仪式有两大看点: 女婿

的车队是否豪华和女婿是否“真阔气”。如豫西古
村孙某的女婿是私人企业老板，拥有千万资产，2007
年孙某的女婿来亲迎他的小闺女时，村民们知道孙

某的女婿是老板，想借“耍女婿”之机来“宰”他一
次，也想通过耍女婿来验证“越有钱人是否越抠门”
的道理。当孙某女婿的 40 辆豪华车队来亲迎时，人
们就开始向女婿索取结婚礼物，但其女婿确实有备

而来准备好了各种小礼品，他让亲迎队伍把喜糖、喜
烟甚至小红包撒向众人。当耍女婿达到高潮时，耍
女婿的一方提出要 50 条云烟作为大家的“彩头”，旨
在想沾女婿的一点喜气。孙某的女婿立即满口答应
50 条烟的要求，并且很豪爽地向村民说一生只结婚
一次，也只有一次向亲朋好友们表示感谢，自己再多

加 16 条云烟，让大家图个吉利都能够“66”大顺，最
后女婿把 66 条云烟按当时的市场价折算成 1． 32 万
元现金给了耍女婿的人们。为此，人们认为孙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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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真是一个很“阔气”的人，当场就给他取了一个
“云烟女婿”的绰号。可见，在亲迎仪式中耍女婿婚
俗为有经济实力的女婿在女方村落中赢得了社会面

子，也成为了女方在熟人社会中炫富和社会分层的

重要仪式，更重要的是它“区隔”了村庄经济精英与
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地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士大夫及富者借亲迎以示其社会身份之高贵，必设
法保持此俗，故务求其繁费难举，使贫者不能效

尤”。［10］

( 三) 村落规范式微与“耍女婿”价值异化的逻
辑
亲迎仪式上“耍女婿”的民俗活动深嵌于村落

场域之中，受到村庄价值规范的影响。在传统时代
村落不仅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且也是相对封闭集生

活、价值再生产和娱乐于一体的场域。村民在红白
喜事中的行为价值取向都会受到村落共同体价值规

范的强烈影响，每个家庭都需要通过人情往来积极

建构和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家庭融入村

庄共同体，并以此获得农村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
传统村落强烈的价值规范之下，一旦自己在熟人社

会中不会为人，就会遭受村庄价值规范的强烈排斥。
当这些家庭遇到婚丧喜事时，一般不会有人来帮忙

或凑热闹，而这对豫西农民家庭来说是极其丢面子

的事情。因此，在传统亲迎仪式中“耍女婿”的各方
都不能违背村落的价值规范，否则将会遭受村庄舆

论的强烈压力。如前所述，在耍女婿民俗活动中女
方父母要学会“圆场”，不能因“耍过头”引起双方纠
纷破坏了亲迎仪式的喜庆，耍女婿的人也不能破坏

“不过午”的地方性规范，女婿要入乡随俗积极配合
耍闹活动而且不能发脾气，否则就会被村民贴上人

品极差的社会标签。由于传统村落价值规制人们的
行为，被卷入耍女婿民俗活动中的各方都必须在地

方性价值规范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在传统时

代耍女婿就能够起到维系村庄价值规范的作用。
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以来，

农民家庭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代际

分工为基础，即“子代务工，父代务农”的家庭经营
模式。这样“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村落在市场经
济和现代性的侵蚀下，村庄的开放性逐渐扩大，人们

过着“离土又离乡”的生活，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变
成“半熟人社会”。可是，半熟人社会的村落不再完

全是农民生活意义再生产的场域。换句话说，村庄
的价值生产能力逐渐式微，传统村落价值规范难以

对人们的行为造成舆论压力。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
是以个人的性格、人品为标准，而是以个人的经济能
力为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体已经发
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有的女婿是经济能人，在亲迎

仪式过程中，为了展示他是一个“阔气”的人，他会
满足“耍女婿”一方的所有要求，以此来炫耀自己的
财力及其社会地位。尤其经济精英的女婿，他可以
不按照地方耍女婿的传统习俗被人耍出丑，可以用

财富来消解一切让自己出丑的问题。同样耍女婿一
方中一些“财大气粗”的经济能人，也会故意刁难女
婿，看看他是否真的是一条“汉子”，因此就会出现
各种“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来考验女婿，如果女
婿难以接受这些苛刻的耍法，就会遭到村庄经济精

英的嘲笑。一些经济精英之所以敢明目张胆而且毫
不留情地耍闹女婿，置女婿于难堪的境地，主要也是

因其家庭富裕，希望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力和赢得

村庄社会的面子。
在村庄价值规范式微的背景之下，参加耍女婿

的各方都可以不再受制于村落的社会舆论压力。哪
怕自己在耍女婿过程中行为“过了头”，破坏了传统
的地方性价值规范，因为在当前农民可以不再需要

借助村庄传统社会资源来帮助自己完成红白喜事，

一切家庭事务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服务来完成。因
此，随着村庄价值规范的瓦解，耍女婿婚俗中的各方

都可以不顾及村庄面子和舆论压力对自己行为的评

价。这就导致了女婿可以不愿意配合被耍而在众人
面前免于出丑，耍女婿的人也可以以耍女婿为由从

女婿身上获得更多钱财。换言之，在村庄规范受到
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双重影响下，耍女婿已由过去单

纯的娱乐性异化为了村庄社会经济精英比拼财力或

炫耀社会地位的舞台。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把亲迎仪式置于村落社会基础

和农民意义世界中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就豫西古

村亲迎婚俗而言，亲迎仪式之所以在历史的流变过

程中盛行不衰，其主要原因在于“耍女婿”成为了亲
迎仪式的文化载体，而耍女婿则又是对女婿人品的

考验，是对女方父母在熟人社会中“为人”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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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范的重要工具。换句
话说，亲迎仪式中的“耍女婿”是地方性价值规范的
展演和农民意义世界的价值体现。在亲迎仪式的耍
女婿过程中，个体和家庭行为都具有社会性，参与

“耍女婿”仪式的多元主体行为均成为村落价值规
范的评判对象，并彰显出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耍
女婿”过程中，如果个体行为符合地方性共识，就会
获得村庄赋予的面子和社会性价值。反之，违背村
庄价值规范的个体将会受到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

甚至被村庄边缘化。因此，传统时代亲迎中的“耍女
婿”仪式承担了村庄规范秩序再生产的功能。
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导致村庄不断开放，尤其在

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之后，农民的意义世界受到了市

场经济强烈的冲击和侵蚀，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弱化，

传统地方性价值规范逐渐式微，村民的价值评判标

准也发生了异化，经济能力成为了一个人能否拥有

良好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准。这样在亲迎仪式过程中
耍女婿时，一些经济精英就可以突破村庄地方性价

值规范和舆论压力防线，“耍女婿”不是为了给主人
家捧场而是为了能从女婿身上谋取好处。如果女婿
难以满足耍女婿一方的要求，那么经济精英们就会

当场嘲笑女婿无能。同样，有能力的女婿能够以货
币或高档礼品来取悦女方亲属并以此来遮蔽自身的

不足，同时达到炫耀自己社会身份地位和展演自己

经济实力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日益侵入村庄
社会的背景下，在村庄价值规范弱化和个体性价值

增强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农村一项重要婚姻习俗的

亲迎仪式已经显得日益货币化，这一仪式看似仍被

恪守，但其价值却已异化为了各方以“耍女婿”来达
到自己的“自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民价
值日益理性化的影响下，农村亲迎仪式上的“耍女
婿”非但不能维系村庄价值规范，反而加速了传统村
庄价值规范的瓦解。当前异化了的“耍女婿”婚俗
正在塑造着一种全新的“拜金主义”和“无价值归
属”的村庄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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